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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英光家中隨意擺

放著廚具、娃娃收藏

品，後頭櫃子裡的Ｑ

比娃娃一隻就要數千

元。  （蘇冠心攝）

文／蘇冠心

　一棟鐵皮屋佇立於空曠的風中，許英光帶著溫

煦的微笑，替攝氏十二度的冷氣團開了門。裊裊

茶煙流轉於許英光最自豪的工作室裡，氤氳的水

氣將室內渲成一片溫暖的鵝黃，牆壁上具有時代

感的擺飾與懷舊的古物，彷彿低聲囈語著屬於它

們那個年代的故事。他彎下身來倒了杯茶，點了

根菸後輕鬆的坐下，冷冽的空氣細細地聆聽著飄

散於時光中的記憶。

　生於典型的客家農村，與家中八個兄弟姐妹一

起長大。竹東橫山幾乎是排行老六的許英光所有

童年的記憶。從十八歲當兵以前，許英光毅然決

然地投入影視美術的領域，雖然不是美術本科系

畢業，但靠著一股熱誠，他從道具助理一路做到

美術指導，二十五年的實務經驗，是許英光這條

路上最可靠的憑藉。

美術指導 最愛搭景工作

　一般人或許對美術指導這個工作有些陌生，其

實除了考慮拍攝現場的空間、畫面色彩以及尋覓

適合的道具外，更多時候需要自己找景、搭景。

接拍過不少電視劇、電影的許英光說，自己還是

比較喜歡接客家電視台的戲。客家人做客家戲，

會比一般人更清楚客家想傳達的理念；而且在搭

景的資源上，自己找的景大多在桃竹苗山區，老

一輩的親友較能提供協助，讓工作比較順利。

　搭景是許英光最喜歡的工作。說到這裡，他炯

炯的眼神中不經意地透露出對於工作的熱情。許

英光表示，一定要先熟讀劇本，掌握故事背景

後，再開始工作。不管是房屋座向、光源、排

水、建材、主角動線都是必須考慮的因素，難或

簡單的場景都有不同的挑戰。目前最滿意的作品

是在公視製作的客語連續劇《寒夜》中，有一個

場景搭在池塘裡面，不但要抽乾整個池塘的水，

還要克服池塘泥土較軟的問題，所以必須打更深

的地基，最後還要在底下泥土裡面放置石板，並

估算承載重量，才算大功告成。

　許英光笑說搭景都靠經驗的累積，做久自然會

知道箇中秘訣。剛入行時只是做一些道具，也不

知道自己後來會朝這方面發展，但是因為經年累

月接觸的人事物都與美術相關，加上當時台灣美

術人才嚴重斷層，所以才被環境帶到這裡來。但

許英光
金鐘美術指導但盡本份

每年固定接拍兩部戲的許英光，為了戲劇的品質，

堅持絕不兼戲。他喜歡全心投入一部戲，和合作團

隊培養一定的默契，量少質精地慢慢拍。

也常常會遇到挫折的時候，每一部戲都想求好，

只是公司編列的預算又做不出期望的品質，這時

就會有股使不上力的感慨。而且不同電視台拍攝

的戲劇重點也不同，拿客家台來說，他們希望藉

懷舊的場景傳達客家原鄉意念給客家人；反之慈

濟電視台希望傳達的是做好人、行好事的理念，

比較不在乎場景這塊，只求戲劇內容老嫗能解。

「其實有很多時候，環境是不允許你把興趣或理

想放在工作上的，即使那是你的夢想。」談至

此，許英光的臉上露出一絲無奈的苦笑。

全心投入 堅持絕不兼戲

　許英光也提醒想走戲劇路的年輕人，不能光靠

拍片維生，要有第二事業，這樣才會拍得久。不

■徐千舜參與客家親子博覽會，與小孩子一起同

樂。 （徐千舜提供）

■熱愛大自然的徐千舜，喜歡到野外攝影，捕捉

童年的印記。 （徐千舜提供）

文／胡乃文

　「如果畫，能夠讓你感動當下的感動；那麼

歌，就是讓你找回當時時空的魔法。」徐千舜認

真而熱情地這麼說著。她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客家

女孩，原本只是一個喜歡唱歌、畫畫的人，但在

三年前以一首〈想你〉參加了第一屆的台北縣客

家歌曲創作比賽後，她走出了不一樣的人生。

改編民謠 獲得評審青睞

　「學生嘛，最需要的就是錢，而且媽媽也鼓勵

我參加比賽，所以我就報名了。」徐千舜笑笑地

回憶當時參賽的理由，除了最簡單的「金錢誘

惑」，也因為近年來台灣的客家族群能見度提

高，客語歌曲比賽也隨之陸續出現，她才有這樣

的機會得以嶄露頭角。徐千舜用客家民謠改編而

成的〈想你〉參賽，獲得當時評審的青睞，因而

得到佳作，這次的比賽也奠定了她日後參賽的基

礎。在第二屆的台北縣客家歌曲創作比賽中，徐

千舜更以〈月光華華〉拿下冠軍。

　其實徐千舜平常也會創作國語歌，創作的方向

非常多元。但後來會逐步走上客家童謠的路，則

是因為她曾在「故事島‧兒童故事屋」打工的關

係。徐千舜從這裡開始接觸兒童音樂，再加上她

本來就喜歡小孩，還有可愛的外表以及娃娃音，

徐千舜就此踏出了童謠創作的第一步。「我當時

覺得，『客家童謠』這一塊市場還是處女地，很

有努力的空間，而且我也喜歡小孩子呀，能把

自己的興趣跟專長結合，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事

情。」徐千舜露出招牌的可愛笑容，也難怪小孩

子會那麼喜歡這位「千千姊姊」。

想當老師 竟然變成歌手

　民國九十年客委會成立後，台灣社會對於「客

語」雖已有一定程度的重視，不過與「台語」相

比之下，還是處於弱勢的地位。雖然文化不該被

拿來做比較，但身為苗栗客家人的徐千舜仍然很

希望客語也能走進主流社會，她有感而發地說：

徐千舜
娃娃闖天下 又唱又會畫 徐

千舜是一個外表與嗓音一樣可愛的客家

童謠歌手，支撐她走上這條音樂路的，

除了深厚的鋼琴底子之外，也要歸功於她兒

時生長的環境。因為小時候住在鄉下，蟲鳴

鳥叫、花草樹木也就變成了徐千舜的靈感寶

庫，這些大自然的元素，帶給她正面的力

量，讓她總是能夠樂觀地面臨許多挑戰。

「而且我從小就不怕那些青蛙、蟋蟀之類的

東西，還會把他們當好朋友耶。現在我也會

用攝影的方式，將這些東西記錄下來，把美

好的回憶寫進歌曲裡，希望大家能愛護大自

然、看見大地的美。」徐千舜回憶起童年住

在鄉下的經驗，忍不住泛起微笑。

　「我也很謝謝我媽媽，因為她給我一個很

快樂的生活空間。她會在家中的牆壁上貼白

紙，讓我到處都可以畫畫，再加上一出門就

是大自然，所以我周圍的元素都是很單純、

很正面的。」徐千舜開心地分享自己的童年

歲月，也很感謝父母為她做的一切。

　被問及創作靈感的來源時，徐千舜仔細思

考了一下，然後不好意思地說：「其實我不

是那種先有詞或是先有曲的人耶，我都是會

先有畫面，有了那個意境之後，詞跟曲就會

跑出來了。」因為她從小就喜歡畫畫，大學

與碩士也都就讀設計相關科系，所以對於徐

千舜而言，腦中隨時隨地都有很多畫面等著

她捕捉，而這些片段就慢慢累積成為她的創

作。除此之外，「因為我媽媽是鋼琴老師，

所以我在三歲的時候就被她強迫學古典鋼

琴，不過後來也彈出興趣，一直學到大學，

還兼了一份鋼琴家教。」

　談起錄製客語專輯的甘苦時，徐千舜笑著

表示，「唱客家兒歌真的跟平常講客家話差

太多了，而且是要錄成專輯給小朋友聽，所

以發音一定要很精準，非常講求字正腔圓。

當時我常錄到哭出來，因為心裡真的覺得好

挫折。」提及錄音的過程，徐千舜雖然忍不

住露出痛苦的表情，但她其實還是很熱愛這

些工作，因為唱歌是她的興趣，把客家的美

好讓大家知道是她的目標，而這些理想也是

支持她往前走的動力。� （胡乃文）

「現在的台灣社會已經出現了客家的文化斷層，

雖然客委會很努力去推行母語教育，可是比起台

語，我們（客家人）還是很弱勢。可是客家也不

算少數族群呀，就讓它這樣衰微下去，真的會很

難過。」許多年輕人對於自己的客家血統並沒有

特別的想法，但徐千舜以此為榮，並盡一己之

力，她將客家的迷人之處訴諸於歌曲，進而讓動

人的旋律傳達到每個人的耳裡、心裡。

　除了因為身為苗栗客家人、會講客家話之外，

也因徐千舜的碩士論文主題與客家文化有關，使

她更了解這塊領域的淵源，也更能體會客家的

美。深入了解客家的事物、看見客家的弱勢處境

之後，徐千舜在兩個月前，終於與客語音樂公司

簽下合約，準備發行專輯。但在簽約之前，徐千

舜也掙扎了好一陣子，「其實我本來是想當老師

的，結果竟然變成了歌手。當初也猶豫很久，因

為我還在念書（碩士），而且我對幕後工作比

較有興趣，想說繼續創作就好。但後來覺得，既

然透過不同的途徑也能傳達一樣的東西，或許也

是不錯的選擇吧。」面臨這種天人交戰的情況，

徐千舜仍舊保持開朗的笑容，侃侃而談自己的想

法，她樂觀的個性也感染了周遭的人。

善用專長 為客家付出心力

　除了發行專輯，徐千舜也曾製作MV，未來將推

出有聲繪本，這些工作都使她能完善運用自己的

美術與音樂專長。「我真的很感謝爸媽給我畫畫

跟唱歌的才能，而且剛開始我也沒想過，這兩者

原來可以結合在一起。」能用自己的力量為客家

付出一點心力，徐千舜覺得很高興。而且，當她

看到客委會的努力以及許多客家文化產業漸有起

色後，便更加肯定「客家」這塊領域的發展潛

力。「別人可能不會幫忙，但如果連我們自己

（客家人）都不重視這些東西的話，就真的沒有

雖然「歌手」這條路是出乎她意料之外的選擇，但她依然很投

入於這些工作。透過她可愛的娃娃音、活潑的插圖、淺顯的歌

詞，讓小孩子也能在輕快的曲調中學客家話、了解客家文化。

標準超高
錄歌錄到哭

學習「茶壽」 為文化保溫
細

細地啜了口茶，許英

光談起自己平常的嗜

好，就是閒暇之餘整理舊

傢俱做網拍，這也是他沒

接戲時的經濟來源。從跳

蚤市場買回來的便宜傢

俱，經過巧手整理後，在

網路上居然能賣到比原價

高七、八倍的價格。這些因為興趣而蒐集的傢

俱與古文物也是許多戲中道具的來源。「我喜

歡拍戲的道具都是有真實歷史感的，而不是公

司花錢做的，看到自己的東西用在戲裡面就覺

得很舒服。」

　平時這些道具不用時，許英光就將其擺在家

裡收藏，他說，看到這些東西，就會想到當時

拍片的回憶，自己與戲的感情都藏在這些懷舊

的物品裡。在眾多的收藏品中，身為客家人，

許英光對於客家文物自然帶有份特殊的感情。

他隨手拿起一個用稻桿編織成的小竹簍，輕輕

地打開蓋子，襯裡是一層被花布保護的棉絮，

正奮力地替裡頭的茶壺保溫（見圖）。這是客

家人過去常用的保溫用品－茶壽，即使過了一

小時，竹簍裡的茶依然熱氣蒸騰。

　一般的老導演通常都會在

戲裡加上戰爭或火災場面，

爆破、亦或放火燒掉搭好的

場景，不希望被重複使用。

但許英光有不同的想法，他

希望好好保存搭過的客家場

景，讓下一組戲的人使用，

電影《一八九五》中的許多

場景，現在都還在原處，他說目前台灣拍片的

大環境不好，如果能共體時艱，保存場景給一

些預算不夠的戲劇使用，不僅能保存客家文

化，也能減少年輕一輩在戲劇路上的負擔。

　許英光最近在籌備新戲《回家》，講的是

一九四九年太平輪的故事，主要故事背景發生

在上海與基隆。雖然不是客家戲劇，但是他認

為客家人也可以藉由別的族群（外省人）發生

的故事，來了解台灣的族群背景。這幾個月以

來，許英光在黃埔江與基隆港兩地奔波，更花

了許多時間在金瓜石、九份勘景，找尋簡單樸

素、工細的老房子。希望能在觀眾心中留下對

基隆的印象──這座被山嵐及雨絲綁票的城，

只剩山與海的陪伴，在寂寞之間流轉。�

� （蘇冠心）

同於外界對客家人肯吃苦，勤儉，對工作認真執

著的印象，許英光有自己的看法，他覺得也是年

紀的影響，他們那個年代的人（四、五零年代）

因為吃過苦，所以在工作上撐得比較久，相較之

下，時下年輕人似乎有許多都是抱持著想做就做

的心情來工作。「我想這跟是不是客家人沒有關

係，跟自己的生活態度關係比較大。」他也說

道，不管什麼行業，向心力是很重要的。每個人

聚在一起都是為了同一目標而一起努力，就像拍

戲不只是為了賺錢而已。台灣大多是小型編制的

劇組，彼此互相支援、幫忙就是拍片最好玩的地

方，任何一組有問題，各組都會過去協助；不像

外國片廠大規模的劇組，沒有互動，大家都各做

各的，感情就沒有台灣劇組這麼好。「能夠在台

灣拍戲，我真的覺得很幸運。」他嘴角漾起一抹

笑意地說。

　每年固定接拍兩部戲的許英光，為了戲劇的品

質，堅持絕不兼戲。他喜歡全心投入一部戲，和

合作團隊培養一定的默契，量少質精地慢慢拍，

但是每個場景都很確定。他會先看過劇本之後，

評估自己的能力適不適合這種類型的戲，再決定

要不要接戲。「做久了就會挑嘛！」他爽朗地笑

著說道。拍過籌備期最長的戲劇是與曹瑞原導演

合作的《孽子》與《孤戀花》，而《孽子》一劇

更讓許英光奪下金鐘獎的最佳美術指導。問及得

獎之後的心境變化，他豪邁地說，自己做每一部

戲都不是為了想得獎而去做，「給我多少錢，我

就能幫你做出怎樣的效果，我只是盡我本份而

已。」

工作熱情 融化所有難題

　許英光從沒想過轉換其他跑道，從一開始，他

就打從心裡認定自己就該在美術組打拚。偶爾在

戲中軋上幾角，他就十分心滿意足。幾年前的電

影《運轉手之戀》，他就在裡頭臨演當個計程車

司機。被問及在影劇路上的心得，許英光思索了

一會說：「拍片過程越挫折，回憶會越長久吧，

拍了這麼多年，能回想起的片子與工作人員都是

多災多難的戲。」他說，很少有順利拍片過程，

拍片永遠在製造問題，只能不斷解決問題，片子

才拍得下去。說著，他又輕輕地點了根菸，在茶

煙與淡菸瀰漫的室內，物品都模糊的失了焦，只

有許英光那招牌的燦爛笑容不可思議地清晰，他

眼中那股燃燒的熱情，彷彿能融化所有難題。

人會去做了。」徐千舜認真地說著，講到激動的

地方，語氣似乎還帶著點哽咽，鼻頭也隨之泛

紅。年紀輕輕的她，是真的很嚴肅地在面對這些

事情，客家音樂對她而言不只是興趣的延伸，更

是一種意識、一個努力的目標。

　關於未來，徐千舜笑笑地說，既然已經簽約，

也開始錄製新專輯了，就會把事情做好。「有些

聽不懂、不會講客家話的小孩子，聽到這些歌曲

還是會很有興趣，因為他們覺得MV很可愛，就會

有動力繼續聽下去。」雖然「歌手」這條路是出

乎她意料之外的選擇，但她依然很投入於這些工

作，因為徐千舜不僅可以在客家音樂的領域中發

揮所長，也能藉此闡揚客家文化。透過她可愛的

娃娃音、活潑的插圖、淺白的歌詞，讓小孩子也

能在輕快的曲調中學客家話、了解客家文化。徐

千舜用她的雙手，還有甜美的嗓音，開創了自己

的天地，而她也將繼續努力耕耘，希望有一天會

看到客家文化的復甦，那將是她最美的收穫。


